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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建筑女魔头”最柔美的作品留在长沙
建筑界最高奖首位女获奖者走了——

她的湖南拥趸：
“她为女建筑师争得一席之地”

有人认为 ：“说扎哈·哈迪德是这个时代全球范

围内最知名和成功的女建筑师应该一点都不为过。”

对于很多建筑师尤其是女建筑师来说，除了扎哈

的才华和成就本身，她衍生出的偶像意义和标杆作用

不可低估。“扎哈的出现，改变了由男性‘一统江山’

的建筑界，可以说，她以一己之力提高了女建筑师的

地位。”

但她所花的功夫、所付出的牺牲是他人的千万倍。

扎哈和另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奖的女性——日本

女建筑师妹岛和世一样，都坚持单身。扎哈曾说她

没有时间去找伴侣，更担心找了伴侣后，无法平衡

好家庭和建筑事业。宋盈认为，终生未婚是扎哈最

令人惋惜的一点，“她没有完成作为女人很重要的一

部分。健康、家庭、事业……人生需要的是多元的

成功”。但同样身为女人的宋盈说，她尊重并理解扎

哈的选择。

宋盈告诉记者，时至今日，知名的女建筑设计

师仍然寥寥可数，女建筑师群体的现状仍然不容乐观：

“像我们学校建筑系，入学时男女比例大约还是持平

的，但毕业之后，女生从事建筑行业的，就只有三

分之一左右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比例越

来越小。”曾在某建筑设计院工作的宋盈对建筑设计

师工作的苦楚深有体会，“有时候遇上重大项目的设

计、投标，加起班来那简直是没日没夜。”对于女建

筑师来说，大量时间被工作挤占，导致女性被迫晚婚、

晚育的情况比比皆是，“即便成了家，这种工作节奏、

工作方式与家庭生活之间，也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巨大的压力也会影响建筑设计师的身心健康，“因为

心脏病离世的扎哈才 65 岁，这应该也与她所承受的

紧张与压力有很大关系”。

而徐丰的讲述，也能从另一个侧面为宋盈的看法

提供佐证。

2015 年年中，扎哈通过国际竞标胜出的日本东京

奥运会场馆设计方案就因日本国内反对声浪过高被日

本政府“枪毙”。她的这个设计方案被日本国内民众

认为过大、过于艺术化、与周围环境不搭调，而且被

指预算太高，可操作性低。

“这件事让她很伤心，也很愤怒。”徐丰告诉记者，

在东京奥运会主会场项目持续的两年期间，“扎哈每

两周去日本一次，她和她的团队为这个项目倾注了太

多心血。”

随后有批评家指出，日本给出的新方案跟扎哈所

做的方案在细节设计和预算控制建议上“惊人相似”。

在徐丰看来 ：“或许这件事情成了压垮她巨象一样身

影的最后一根稻草。”

立志追随扎哈脚步的廖沁蕾，从 3 月 31 日起写了

很多条跟扎哈有关的朋友圈信息。4 月 6 日写的是：“为

了更接近一点‘扎神’，已经搬家去梅溪湖了，结果她

修成正果上天了。好吧，你永远是我的神。我会在梅

溪湖帮你监工的。”

 扎哈是一个特别的人。

在喜欢她的人眼中，是“神”。

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的女大学

生廖沁蕾就是扎哈 · 哈迪德的拥

趸之一：“我们管她叫‘扎神’。”

同时，有人说她是一个“让国

内建筑院校的老师们恨之入骨，又

坐立不安的女魔头”。一直关注扎

哈建筑作品的宋盈告诉记者，国人

对扎哈的态度可谓“爱‘恨’交织”：

“爱她的人很多，从学生、普通民

众到建筑师、设计师、建筑学家都

有，甚至企业家、政府官员里也有

不少她的拥护者，比如王石和潘石

屹。”在学界，“恨”她的人大多是

建筑院校的老师，因为“很多被我

们国内建筑院系奉为经典的对于建

筑的评判标准，在扎哈的建筑面前

失去了方向”。更让老师们头疼的

是，他们的学生开始奉扎哈的风格

为圭臬，“包括我的很多学生都在

模仿扎哈那些流动的、充满变异感

的空间”。对此，宋盈跟学生们强调：

不要只被扎哈的华丽、优美、酷炫

的建筑外形所吸引，要学习她的设

计精髓，对建筑外观包裹下的建筑

材料、结构、空间、功能等要素进

行严谨剖析和深度思考。

勤奋多产的扎哈在全世界留下

了诸多作品。她所设计的著名工程

有：德国的维特拉消防站和位于莱

茵河畔威尔城的州园艺展览馆，英

国伦敦格林威治千年穹隆上的头部

环状带，法国斯特拉斯堡的电车站

和停车场，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的滑

雪台，以及美国辛辛那提的当代艺

术中心。

在 中 国， 她 因 设 计 了 望 京 

SOHO 大厦、广州歌剧院、南京青

奥中心等项目而闻名。

2004 年，扎哈 · 哈迪德以设

计中国台湾台中古根汉美术馆而荣

获建筑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是

首位获此殊荣的女性建筑师，而且

是最年轻的获奖者。2005 年，她又

成为全球第一位获得 RIBA （英国

皇家建筑学会）皇家金奖的女建筑

师。

但她并不认为自己是天才，她

曾在回答媒体关于她是否是个幸运

儿的问题时严肃地说：“不！我坚

韧不拔地去努力！我花了数倍于

他人的力气！我没有一天放过自

己！”

没有放过自己的扎哈同样也不

放过她的同伴，扎哈的“暴虐”往

往体现在对设计项目的严苛和毫不

留情上。曾在扎哈 · 哈迪德建筑

事务所工作的建筑师徐丰告诉记

者，当时事务所产品组的同事中有

位叫梅丽莎（Malissa）的美国女孩，

“记得有一次，梅丽莎从会议室出

来，哭红了眼，我们问怎么了，梅

丽莎说，方案模型被扎哈直接扔到

地上，并踩得粉碎”。

徐丰回忆，扎哈的大部分项目

周期都非常长，长到普通设计师无

法承受，她却以极度的贯彻力和深

度的执念去推动，“比如，阿塞拜

疆文化中心项目就做了 7 年多”。

她的湖南作品：
在长沙梅溪湖畔点下
三朵“涟漪”

4 月 4 日，清明节。记者路过

正在紧张施工的长沙梅溪湖文化艺

术中心，由大剧场、小剧场以及艺

术馆三朵“涟漪”组成的建筑群已

渐露端倪，在春和景明的湖畔风光

中显得分外别致和典雅。只是它的

设计者、英国女建筑师扎哈 · 哈

迪德却看不到它完美呈现的一幕

了。3 月 31 日，扎哈 · 哈迪德因

心脏病突然去世，享年 65 岁。

“扎哈十分关注长沙梅溪湖国

际文化艺术中心的进展，经常询

问最新情况。我们曾有约定：2017

年首演时她亲临长沙，现场见证这

件精美绝伦的作品的落成。”如今，

伊人已去，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

中心项目副总经理王广浩震惊而遗

憾。

2011 年 6 月 25 日，扎哈 · 哈

迪德与汉斯 · 霍莱因建筑事务所、

阿克雅建筑事务所、保罗 · 安德

鲁建筑事务所的多位国际顶尖建筑

大师齐聚长沙，角逐梅溪湖国际文

化艺术中心的项目概念方案设计。

最终，扎哈以三朵绽放在梅溪湖畔

的“芙蓉花瓣”落入湖面激起不同

形态“涟漪”的概念与创意胜出。

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设计

教研室主任宋盈老师告诉记者，她

很期待梅溪湖艺术中心竣工后让她

无比惊艳的感觉。

曾做过湖南厂窖遗址博物馆和

凤凰古城博物馆设计的宋盈，对扎

哈的绝大多数建筑设计作品都很熟

悉，包括扎哈被称为“纸上设计师”

时期的作品。原来，扎哈从事建筑

设计的前 20 年，其作品没有一项

开工建设。

“梅溪湖文化艺术中心可能不

是扎哈最有个性、最为炫酷的作

品，但它绝对是扎哈的设计中最具

女性柔美气息，也最为精致的一个

作品。”宋盈说，中心建筑那蜿蜒

柔美的曲线让人非常着迷，扎哈的

设计对于湖畔环境的处理，令人称

赞叫绝。“很多人批判扎哈的建筑

设计漠视当地人文和环境，但我觉

得扎哈是对人文与环境有着极具她

自己个性的解读。”

她的同事：“她是建筑界的‘女魔头’”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立

这个清明节，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女大学生廖沁蕾连续在朋友圈发微信悼念一个刚刚离世的英国女建筑师扎哈 ·
哈迪德。

“‘扎神’走的第一天，想她。‘扎神’走的第二天，想她想她。‘扎神’走的第三天，想她想她想她。”
“我摔倒了，要‘扎神’复活才能起来！”
“好吧，‘扎神’，你永远是我的神。我会在梅溪湖帮你监工的。”
……
不仅仅在朋友圈发帖，廖沁蕾甚至因为扎哈 · 哈迪德在长沙设计了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而搬家到梅溪湖，因为

这样“离心中的‘神’更近些”。其实，谈起建筑界，便无法回避扎哈 · 哈迪德。她是荣获建筑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的
首位女性建筑师。她在男性主导的建筑世界里为女性争得了一席之地。遗憾的是，3 月 31 日她走了，她曾答应 2017 年来
湖南参加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的首场演出，如今这个承诺再也无法实现了。

近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了跟扎哈 · 哈迪德有过交集的合作伙伴、同事以及粉丝，畅谈这位被誉为世界“建筑
女魔头”的长沙往事。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效果图

扎哈·哈迪德


